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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杏叶是令人惊艳而
有诗意的。

清代纳兰性德曾有一
首短诗加以描述：斜斜的
细雨滋润着矮墙边的银杏
树，书架上的玉兰花也散
发 出 清 新 芳 香 。 他 说 ：

“ 况 有 短 墙 银 杏 雨 ，更 兼
高阁玉兰风。画眉闲了画
芙蓉。”

立冬前后，是银杏树
最好看的时节。满树的银
杏叶仿佛具有了无穷的魔
力 ，叶 片 由 绿 变 黄 ，那 是
纯 净 的 黄 ，透 彻 的 黄 ，惊
艳的黄。那满树的金黄，
配上红色的大殿，低矮的
庭 院 ，都 美 得 如 油 画 一
般。片片银杏叶随着风悄
然 落 下 ，或 热 烈 或 诗 意 ，
给我们送上一份初冬的温
暖。

银 杏 树 ，因 生 长 缓
慢，寿命极长，又名“公孙
树”。意思是爷爷种下的
树 ，孙 子 才 能 摘 到 果 实 。
我极喜欢种在红色大殿外
的 银 杏 树 。 深 红 色 的 建
筑 ，精 美 的 金 色 镶 嵌 ，配
上这种长寿树，更显得古
韵 悠 悠 。 天 如 大 海 的 颜
色 ，在 蓝 天 下 ，最 张 扬 色
彩的就是银杏，它把自己
的一片金黄写在天空里，
似 乎 是 写 下 了 一 句 句 诗
行。

我也喜欢看水边不远
处的银杏林。隔着湖水望
过去，湖的那一侧仿佛被
金黄点燃，而那颜色也不
是静止的，它浸润在水里，
浸润在天空中，到处弥漫
着一种金黄。水波里荡漾
的是金色，波光粼粼里，似
乎 写 满 了 赞 美 银 杏 的 诗
行。

立冬时节的银杏林，
是诗一般的存在。你的周
身一片金黄，仿佛天地间，
只有金黄的色泽。一片小
扇子般的银杏叶，划着优
美的曲线，落在了我的身
旁，我小心地捡起来，似乎
这片叶子中，也写满了生
命的密码。光影斑驳，更
显得美丽多彩。此时，这
株银杏树就像站在舞台的
中央，在光影的明暗交错
中 ，呈 现 一 种 魅 惑 的 美
感 。 似 乎 默 默 地 告 诉 我
们：生命就需要如此诗意
地表达！

每到这个季节，我都
会采摘一些金色的叶片。
那些刚刚飘落的银杏叶，

在山里小路上，形成了厚
厚的一层。你踩上去“咯
吱、咯吱”地响着，而这些
金色的叶片，顺着小路蜿
蜒，路也是金色的。此时
你就会有些恍惚，这是童
话中的金色小路吗？

银 杏 树 的 叶 子 像 什
么？它多像是一把金色的
蒲扇，可以拿在手中，轻轻
地扇动。如果倒着看，多
像姑娘漂亮的金色裙摆，
一位婀娜多姿的姑娘，正
倾心于这样的金色长裙。
如果你把两片落叶放在一
起，又像是一只翩然起舞
的蝴蝶。在初冬的风里，
等待飞翔。一花一世界，
一叶一菩提。用美的心境
去看花，看世界，世界也如
花般美丽。

最 美 的 是 银 杏 叶 飘
飞 时 。 银 杏 叶 似 乎 也 极
淘 气 ，树 上 的 叶 子 ，偏 偏
不 落 ，摇 动 着 金 色 的 扇
子，“唰唰”作响。而地上
的银杏叶借着风力，却快
乐地飞向空中，引得孩子
们追赶着，可爱的小孩儿
还 会 故 意 地 把 落 下 来 的
银杏叶扬起来，一边拍着
手，一边叫：“黄蝴蝶飞起
来啦，黄蝴蝶飞起来啦。”
而你远远地看，天地间真
的 像 是 翻 飞 着 无 数 的 黄
蝴蝶……

银杏是快乐而富有诗
意的，它似乎也在告诉我
们 ：无 论 何 时 ，只 要 有 生
命 ，都 要 快 乐 向 前 ，诗 意
满满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
市公安局）

□ 石顺和

初 冬

母亲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时光荏苒，母亲已走过 93 个
春 秋 。 往 年 ，一 入 冬 ，就 是 母 亲
最 有 盼 头 的 日 子 ，因 为 冬 去 春
来，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在春节
时 就 能 从 千 里 之 外 回 家 团 圆
了。但今年不同，因母亲得了阿
兹海默症，她已无法和亲人沟通
交 流 了 。 每 当 想 起 母 亲 现 在 的
样 子 ，就 感 到 无 比 的 心 酸 和 惆
怅 ，但 转 念 一 想 也 有 些 欣 慰 ，毕
竟母亲还生活在我们身边，应该
高兴面对才是。

母 亲 生 活 在 乐 亭 县 乡 下 ，智
慧勤劳、淳朴善良、和蔼可亲，深
爱 着 自 己 的 儿 女 。 每 次 和 母 亲
见 面 ，最 想 听 母 亲 讲 过 去 的 事
情，特别是讲我小时候的调皮糗
事 。 如 今 ，母 子 已 无 法 与 人 交
流，我只能独自回味母爱的甘甜
与芬芳。

儿 时 的 一 年 冬 天 ，我 刚 懵 懂

记 事 ，村 里 放 了 一 场 电 影 ，阿 尔
巴尼亚影片《宁死不屈》。当时，
村里文化娱乐活动很少，看一场
电 影 就 是 全 村 人 的 一 场 精 神 盛
宴。母亲也不想错过这次机会，
抱着我看了这场电影。谁想到，
海滨之夜，不光有星光璀璨的美
丽，更有凛冽刺骨的寒风。第二
天 我 发 烧 40 度 ，得 了 急 性 肺 炎 。
母亲既心急又自责，急忙找来赤
脚医生，打了一周的针才治好了
我 的 病 。 这 件 事 对 母 亲 打 击 很
大 ，从 此 ，母 亲 没 再 看 过 一 场 露
天电影。

上 高 中 了 ，我 每 天 早 起 骑 自
行车 10 里路赶往镇中学。一年四
季，无论三伏酷暑还是数九严寒，
母 亲 都 提 前 起 床 ，为 我 烧 锅 做
饭。闲暇时母亲喜欢和邻居们玩

“游和”纸牌，纸牌有 108 张，分别
代表水浒传中 108 个人物，玩法和
搓麻将类似。一天晚上，母亲玩
纸牌时天突降大雨，干柴全湿了，

没有干柴烧锅做饭，第二天早上
我只好饿着肚子去上学。这件事
母亲非常内疚，从此，在我高中三
年 期 间 ，母 亲 再 没 玩 过 一 次 纸
牌。常言说“少年不懂爱，懂爱不
年少”，但年少时我就常常思考，
母亲为我付出这么多，我何以回
报母亲的爱。

我 考 入 军 校 那 年 ，电 视 上 主
流播放的是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《凯
旋在子夜》等战争题材的电影和
电视剧，母亲很喜欢看。我入学
第一年寒假，回家过春节时母亲
很担心地对我说：“自从你上了军
校，我再也不敢看打仗的电影电
视剧了。”母亲很认真，我很愕然，
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什么是“千里
之外的担忧”。

我 在 石 家 庄 成 家 后 ，母 亲 说
她有一个心愿，就是到我的小家
看一看。母亲从没有出过远门，
什么时候动身难下决心。我儿子
出生后，母亲认为时机已到，说服

我两个表妹和两个外甥女，便五
人就伴儿坐汽车倒火车来到石家
庄。母亲认真仔细观察了一周时
间，说要回去，我再三挽留也说服
不了母亲。临走那天晚上，母亲
说：“我这次来，看到儿媳贤惠善
良，很关心你，孙子聪明可爱有人
照料，我回去就放心了。”这之后
25 年来，无论我怎么劝说，母亲再
没来过石家庄。我却苦于不能尽
孝遗憾和愧疚了 25 年。

一 件 件 往 事 ，串 起 对 母 亲 的
点点记忆。母爱是什么，就是为
了儿女放弃喜好的那些决绝的决
定，就是清晨那一缕升起的炊烟，
就是儿行千里的那份担忧，就是
时刻萦绕着心头的那份牵挂……
都说母爱伟大，其实伟大的背后
是一件件感人的故事。都说母爱
无声，其实无声的背后是温暖儿
女一生的力量。

母亲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，期
盼这份爱永远长在。

在 我 儿 时 的 记 忆 里 ，
初冬的早晨是白色的。从
暖 暖 的 被 窝 里 爬 起 来 ，拉
开 屋 门 ，一 股 寒 意 便 会 迎
面涌来。院子里，田野中，
落 着 薄 薄 的 一 层 白 霜 ，有
如 扑 上 了 淡 淡 的 胭 脂 粉 。
从鼻子和嘴巴中呼出的白
气 ，轻 轻 上 升 ，缓 缓 弥 散 。
大 街 上 ，勤 谨 的 小 商 贩 已
经开始做生意。卖馒头的
吹 着 牛 角 ，卖 豆 腐 的 吆 喝
着 号 子 ，仿 佛 在 催 着 睡 懒
觉 的 人 赶 快 起 床 。 厨 房
里 ，年 轻 的 母 亲 点 燃 灶 火
做起了早饭。做早饭的当
儿 ，抽 空 将 我 喊 醒 。 饭 桌
上，放着一盘咸菜，一盘小
葱 拌 豆 腐 ，母 亲 给 我 端 上
一碗热气腾腾的红薯玉米
稀饭。这一碗红薯玉米稀
饭 ，从 头 到 脚 暖 和 了 我 的
全身。就在这一身的温暖
之中，我挎上书包，约上三
两 个 伙 伴 ，一 同 走 向 村 中
的小学……

初 冬 的 白 天 ，延 续 了
秋日的天高气爽。树叶还
没 有 落 光 ，但 已 经 稀 稀 疏
疏 ，褐 色 的 ，黄 色 的 ，也 有
红 色 的 ，只 等 着 初 冬 的 冷
风将它们吹落到地上。院
子 里 ，垂 挂 在 树 上 的 玉 米
棒 子 黄 得 透 亮 ，格 外 惹
眼。而屋檐下挂着的一串
串红辣椒，更是红得像火，
给人以热情和暖意。小山
羊 一 会 儿 在 院 子 里 撒 欢
儿 ，一 会 儿 去 吃 地 上 的 落
叶 。 在 暖 暖 的 冬 日 阳 光
下 ，母 亲 将 冬 天 盖 的 厚 被
褥 全 部 晒 了 个 透 ，然 后 用
细竹竿敲打出藏在里面的
尘 土 。 而 父 亲 ，则 将 谷 子
秸秆晒成的干草铺到了土

炕 上 ，这 厚 厚 的 干 草 足 以
抵御冬夜的冰凉。

初 冬 的 夜 晚 是 冰 凉
的 。 空 气 冰 凉 得 像 冷 水 ，
凉了鼻尖，凉了耳朵，凉了
小 手 。 抬 眼 仰 望 ，夜 空 格
外 干 净 ，星 星 格 外 明 亮 。
有 月 光 的 夜 晚 ，我 们 这 些
耐不住寂寞的孩子便会跑
到 村 子 里 玩 捉 迷 藏 ，常 常
就爬到了树上或钻进了麦
秸垛里。忙了一春一夏又
一 秋 的 大 人 们 ，则 会 在 清
闲 的 冬 夜 里 串 门 打 发 时
间 。 小 小 的 油 灯 下 ，他 们
或 聊 家 长 里 短 ，或 说 古 论
今。一群人围着一个热烘
烘的火堆烤火，一边烤火，
一 边 闲 聊 ，聊 着 聊 着 不 知
不 觉 就 到 了 深 夜 。 于 是 ，
大 家 告 别 残 存 的 炭 火 ，踩
着 星 辉 回 到 各 自 的 家 中 ，
然后进入冬夜的深深的睡
眠之中……

如果落了雪，就更有意
思了。初冬的雪一般不大，
通常是小雪，甚至只是薄薄
的一层雪末儿，盖不住大地
的全部。在北风的伴随下，
初雪的雪末儿斜斜地洒落
在树叶上、房顶上和地上，
会有细细的簌簌声。放眼
向田野望去，田野里一块块
黑白相间，有如一幅淡淡的
水墨画。在田野里，在这水
墨画的远处，人们正伴着初
雪抢收成熟的白菜。一辆
辆马车来回奔走在落了雪
的路上，轧出一道道车辙。
拉车的骡马晃响脖子上的
铜铃，风中的铃声清脆而悠
扬……

这 就 是 故 乡 的 初 冬 ，
儿 时 的 初 冬 ，珍 藏 在 我 记
忆深处的初冬……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肥
乡区公安局）

又到了收白菜的季
节，看着菜园里的白菜，
让我想起倪谦的一首诗

“秋末园蔬已着霜，青青
偏爱晚菘香。沙锅烂煮
和 根 咬 ，谁 识 淡 中 滋 味
长 。”在 他 的 笔 下 ，生 活
中司空见惯的大白菜也
描写得意味深长。

“小雪”正是收获大
白 菜 的 季 节 。 俗 话 说

“立冬萝卜小雪菜，小雪
不拔大雪盖”，这时经过
霜 打 后 的 白 菜 ，味 道 更
温 润 甘 甜 。 那 味 道 ，伴
随 着 风 霜 雪 雨 、年 复 一
年 的 浸 渍 沉 淀 ，已 深 深
地烙印在祖祖辈辈人们
的 味 蕾 里 ，留 在 我 的 记
忆 深 处 ，凝 结 成 了 难 以
割 舍 的 不 解 情 结 ，悠 悠
往事，仿佛就在眼前。

栽种白菜的时间是
一 年 当 中 最 热 的 季 节
——二伏天。“头伏萝卜
二伏菜”嘛！小时候，每
年 一 进 入 小 雪 节 令 ，生
产队就开始突击收获白
菜 ，年 复 一 年 ，年 年 如
此 ，按 人 头 分 给 各 家 各
户。家家户户把菜地收
拾 得 干 干 净 净 ，残 落 的
老菜叶也不舍得丢在地
里 ，捡 回 去 喂 鸡 呀 、鸭
呀、猪呀等家禽牲畜。

农户把拉回去的大
白 菜 进 行 分 拣 ，裹 心 少
的 切 开 ，挂 在 树 枝 上 或
抻 直 的 绳 子 上 ，晒 成 干
白 菜 ，来 年 春 天 青 黄 不
接 时 吃 ；把 瓷 实 的 裹 心
白 菜 晾 晒 几 天 ，退 出 表
层 的 湿 气 后 开 始 储 存 。
那时存储大白菜也是农
户 家 中 一 大 工 程 ，白 菜
怕 热 更 怕 冻 ，有 地 窖 的
人家就把白菜存放在地

窖 里 ，没 地 窖 的 就 在 院
子的一角挖一个深浅与
白 菜 高 矮 相 同 的 坑 ，把
白 菜 头 朝 下 根 朝 上 ，一
个 挨 着 一 个 ，整 整 齐 齐
排 列 好 ，在 白 菜 上 面 撒
上 一 层 蓬 松 的 碎 土 ，再
稀疏适当地插上一些玉
米秸起透气的作用。盖
土 层 要 薄 厚 适 当 均 匀 ，
厚 了 容 易 把 菜 捂 烂 ，薄
了就会把菜冻坏。随着
寒 冷 的 加 剧 ，特 别 是 进
入 数 九 隆 冬 ，寒 潮 袭 来
时 ，用 熟 土 将 白 菜 盖 严
实 ，再 在 熟 土 上 面 盖 上
柴 草 ，精 心 保 护 好 一 冬
天的菜源。那时一家人
一 冬 吃 菜 除 了 萝 卜 、白
菜 几 乎 别 无 选 择 ，可 以
说大白菜是老百姓冬天
的当家菜。

曾记得上高中之前，
年年冬天几乎每天中午
都是熬白菜吃，锅边再贴
上一圈玉米面掺上红薯
面的饼子，这就是一顿不
错的午饭。如果听见街
上传来敲梆子的声响，换
点豆腐，来个白菜炖豆腐
再加点芫荽，那真算是一
顿大餐了。

家里储藏的白菜不
只 是 用 来 自 己 家 里 吃 ，
到数九寒天特别是春节
前 ，我 父 亲 就 会 拉 上 一
小 拉 车 白 菜 ，披 星 戴 月
赶到集市上卖。十几公
里的路，就这么拉着车，
冻得手上裂开很多又深
又 长 的 血 口 子 ，父 亲 却
从不说疼。

再 后 来 ，家 家 户 户
都 有 了 自 己 的 自 留 地 ，
开 始 自 己 种 菜 ，菜 的 品
种便多了起来。但进入
冬 天 后 ，农 户 还 是 以 白
菜为主。每到种白菜的
季 节 ，各 家 各 户 都 会 及

早地把自留地上春夏播
种 的 瓜 果 蔬 菜 清 理 掉 ，
撒 上 有 机 肥 深 翻 平 整
好 ，不 误 白 菜 栽 种 。 白
菜 管 理 也 是 一 项 技 术
活 ，刚 开 始 ，别 说 种 菜 ，
就是连农活我也很少参
加 ，后 来 跟 着 父 亲 慢 慢
地 学 会 种 菜 ，才 知 道 白
菜是在辛苦汗水的浸泡
中长大的。绿油油的叶
片 逐 渐 地 把 垄 沟 盖 住 ，
经过间苗、锄耪，最后留
下长势旺盛的定苗。白
菜 是 吃 水 大 的 菜 ，必 须
三 天 两 头 浇 ，除 了 机 井
浇 水 外 ，干 旱 时 还 要 拉
水 浇 。 到 了 霜 降 ，捆 白
菜是种植白菜最后一道
重 要 工 序 ，那 时 恰 好 红
薯 蔓 已 被 霜 打 变 软 ，捆
白 菜 既 顺 溜 又 实 用 ，家
家户户会到红薯地里拽
上些红薯蔓捆白菜。捆
白 菜 虽 不 费 力 ，但 弯 着
腰 时 间 长 了 腰 会 酸 疼 ，
不 过 ，这 一 工 序 会 让 大
白菜裹心实、产量高、品
质好。

如 今 ，农 户 冬 储 大
白菜也不像过去那样费
时 费 力 ，屋 里 或 地 窖 里
存 放 百 十 来 棵 ，配 合 着
超 市 里 的 青 菜 ，一 冬 全
家人吃的菜足矣。多余
的 白 菜 卖 给 城 里 人 ，城
里 人 也 会 开 着 小 轿 车 ，
来到地头或到农户家中
挑选几袋优质白菜。

冬日里，糖醋白菜、
醋熘白菜、酸辣白菜、豆
腐白菜炖粉条和白菜猪
肉 水 饺 等 等 ，这 些 以 白
菜 为 主 打 的 家 常 饭 菜 ，
让 人 回 味 无 穷 ，胜 过 大
鱼大肉。

（作者单位：石家庄
市鹿泉区公安局）

若不是我出入一楼多一些，真
没有注意雨后有那么多蜗牛出来
散步。它们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，
时而向左，时而向右，水晶一样剔
透的身体，驮着扁扁的房子，我对
着它们好一阵打量。好在之前我
的目光未抵之处，是一只只蜗牛，
倘若是一起命案的现场，刑警有目
光忽略之处，那此案很可能会成为
悬案。

去年冬天，受单位领导委托，
我负责组织一场刑侦系统的先进
人物事迹报告会。老实说我的目
光不情愿抵达刑侦部门，有之前我
带记者采访某分局，被刑警队长婉
拒的因素，还因为他们从不积极参
与宣传。然而此次出乎我意料，政
治处很快从全市选出了六名刑警，
个个事迹突出。其中，我在看张肖
军的材料时，被一组数字吸引。参
加 工 作 七 年 来 ，张 肖 军 直 接 通 过
DNA 技术破案 160 余起，其中有 18
起是影响恶劣的重大刑事案件。

认真看了其中去年初秋发生
在永年区的一起凶杀案案情。张
肖军夜里 1 点多到达案发现场时，
见死者头面部血肉模糊，躺在一栋
破旧民房外的杂草中。他开始现

场勘查，并提取了死者的 DNA、现
场血和疑似犯罪嫌疑人留下的生
物物证。然而，驱车 70 多公里赶
回市里的 DNA 实验室，耗费五六
个小时对检材进行检验比对后，除
去确认了死者身份外，疑似嫌疑人
的生物物证的检验却毫无所获。

这是什么人作的案？难不成
真 有 所 谓 的 踏 雪 无 痕 ？ 绝 不 可
能！张肖军推倒自设问题，把目光
隔空重新投至现场，靠强大的记忆
力回忆现场，意识到有自己目光未
抵之处。他夜间在现场勘查时，天
气潮湿闷热，似乎在酝酿着一场大
暴雨，可直到他回到市里，也不见
雨的影子。此刻，天阴沉得像是傍
晚，他在手机上查看了一下天气预
报，白天将有中到大雨，他内心一
紧，驱车一路狂奔，他要在暴雨到
来之前重返现场。

他的目光在现场一点点扫描，
突然，他注意到了不远处的一个土
堆，土堆上插了一把铁锹。他结合
死者的伤口鉴定，肯定这就是作案
工具，于是小心翼翼地在铁锹上采
集了十几份样本，最终从样本上检
验出了完整的嫌疑人 DNA 数据。

侦查视线落到了租住被害人
杨某家房子的王某身上，围绕王某
的身份，专案组走访过左邻右舍，

人 们 除 去 知 道 他 姓 王 以 外 ，哪 里
人？家中都有谁？一概不知。

为 什 么 没 人 知 道 王 某 身 份 ？
不用说是王某在刻意隐瞒，刻意隐
瞒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涉嫌杀人
的王某，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
又是张肖军将目光投射在他人未
抵之处，将嫌疑人样本进行比对，
成功比对到 1993 年鸡泽县一起命
案在逃人员，王某落网。

如果没有张肖军凭借对工作
的热爱和执着，借助先进的科学技
术反复多次比对，让物证开口说了
话，漂白身份潜逃多年的凶手，将
继 续 藏 匿 ，成 为 治 安 隐 患 。 时 隔
27 年 的 两 起 命 案 真 相 大 白 ，死 者
可泉下安息，家属终于得到慰藉。

如果说张肖军的目光有未抵
之 地 ，除 去 难 以 为 破 案 提 供 证 据
外，个人并没有生命危险；闫相雷
就不同。他是我在那场刑侦系统
的先进人物事迹报告会中关注的
另一名民警。也是去年，冀南新区
发生一起命案，四名技术民警进入
隔离带的中心现场进行勘查，两人
在院内，闫相雷与另一名同事在室
内。安静的环境，昏黄的白炽灯，
闫相雷背对床，蹲在地上提取一枚
血足迹，“出来，快出来。”忽听一
声大吼，闫相雷扭头一看，同事手

持手电筒，一边后退，一边严厉地
对着床下呵斥。与此同时，床下钻
出一人，手握带血的砍刀，目带凶
光 ，显 然 是 藏 匿 在 此 的 犯 罪 嫌 疑
人。

好危险！只见那人一跃而起，
高举那把两尺长的明晃晃的砍刀，
向着闫相雷砍去。好在闫相雷反
应敏捷，他迅速调整身体，与同事
一边后退，一边想招儿。然而，他
们除去手电筒以外，没有任何武器
可以抵挡对方的利刃。

长时间在一起工作，二人形成
的 默 契 ，仅 一 个 眼 神 ，就 心 领 神
会 。 他 们 大 声 喊 道 ：“ 不 许 动 ，后
退 ！”与 其 说 是 呵 斥 嫌 疑 人 ，不 如
说是向门外的同伴传递信号，守候
门外的民警迅速冲进来，大家一起
制服了歹徒。

如果不是这些故事，我还不知
道技术民警也会面临这样的危险。

我知道正义的目光尚有很多
未能抵达之处，那里有光明，也有
黑暗，有正气，也有邪恶。但我相
信，我忽略的，未必是他人目光忽
略的，我目光所抵之处，未必是所
有人目光所抵之处。唯愿我们的
目光未抵之处，有光温润，有正气
氤氲，一切安好。

（作者单位：邯郸市公安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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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郑永涛

目光未抵之处
□ 韩冬红

又到白菜收获季
□ 郄世民


